【采访那些事】

以诚相待

（一院林诗蓉，2013年6月9日）

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学校关工委主办的“口述校史”活动。能让人产生再次参与欲望的事，必有其吸引人之处——最初只是享受与长者面对面交谈的愉悦氛围和定稿后的满足感，而这一次对吴运泉教授的采访，更多的是一种“以诚相待”的感动。这种诚意，是贯穿于整个采访活动前后的。

与教授相识于学校“关心下一代工作”网站，渐渐地偶有邮件来往，后来尝试着将学习上或生活上的疑问请教于教授，总能意外地得到详尽的回复。得知被安排到吴运泉教授采访组的时候，心理冒出了类似见网友的期待和兴奋，但这种兴奋又很快被纠结取代——5月10日的见习“远征”迫在眉睫，而采访活动的截稿日期却是在6月2日，若要在出发见习前完成采访，准备实在仓促。别提采访组员里有来自大学城校区的师弟，采访日期和时间的协调实在令人伤脑筋。另外，马定科老师还特地提醒“吴教授是二次采访，要注意采访角度和内容尽量不要与上一次的重复”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一边研究网站上已有的《吴运泉副教授的口述校史》思考采访方向，一边与教授频繁地邮件交流后，最后终于敲定了采访时间——“没想到你要远征。那我们的采访谈心活动，就约定于5月9日晚上7时30分进行。地点在门诊六楼颅脑科门诊的诊室。9点30分前谈话结束，到时我会带小闹钟定好时间的。不要耽误大家学功课时间。”（吴教授语）

天公不作美，当晚暴雨倾盆，穿着拖鞋、裤腿还被打湿的我们到达诊室时形象实在不佳，好在教授并不介意。见到教授的第一眼，心里开始感叹：“原来这就是吴运泉。”有个词叫“鹤发童颜”，我想用来形容他再好不过了。对着学生笑容可掬，谈话时精神奕奕，讲故事讲到眉飞色舞的教授——未见面前再怎么想象都不如亲眼所见来得亲切。

教授是个细心而信守承诺的人。采访伊始，桌面上就备好了小闹钟和纸笔，甚至带来了心爱的中医藏书和自己的著作，方便在采访中交流。他不只针对采访提纲提前打好腹稿，有的放矢，还在采访中多次强调“在9点30分前讲完，不讲太久，不会耽误你们的时间”。这种认真细致的态度，令人不由得产生相形见绌的羞愧感。

采访中教授最爱用的一个词就是“一定”。聊到中医方面的书籍，教授热情地推荐：“这本《清宫医案》一定要看啊。”谈到中西医贯通的问题，教授郑重地强调“这里有个方式和方法的问题，记住啊，一定要记住！”讲到学医之路，教授感慨：“学医一定要有吃苦的精神。”“一定”——这是一个长辈对学生的亲切叮咛和谆谆教诲。

曾经听说过其他采访组的同学的“不幸”——因为种种原因遭遇采访对象的冷处理。相比之下，我只能一再庆幸自己的好运气，感动于教授对此次采访的重视和体贴。人们竭尽诚意后，得到哪怕一丁点善意的回应也会觉得欣慰，而教授则是不吝啬于以更多的诚意来回应我们的诚意，真正地做到以诚相待。

最后，再说说这份采访稿吧。网站上已有的《吴运泉副教授的口述校史》，教授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博闻广识、文采斐然；而我们这份稿件所突出的，是教授作为我校一附院路脑外科“开山祖”的形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脚踏实地、精专术业、竭城对待患者的精神。虽然教授的学生时代不是在我校度过，但从一名青年医师到成为患者交口赞誉的“颅脑神刀”，这个过程的人生轨迹，与我校一附院息息相关。
整理采访稿时，我一再阅读、体会教授朴实的言语，字里行间渗透了一名医者对医学工作的热爱和对病人的悯怜、慈爱。如今医患关系高度紧张的环境下，到底该怎么做才算一名好医生？从踏上学医之路至今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不能说这次采访给了我答案，但至少，在见习和以后学习期间，我会经常想起教授强调的一句话——“作为医生，确实要对病人好，对老人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，对同龄人要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，对小孩要像对待自己子女一样。这样对病人绝对不会有错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对病人好他是知道的，大多数人也知道要感恩，人间确确实实是有真情在的。”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4年3月2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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